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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世纪马来亚锡矿业的发展与华人私会党息息相关, 华人私会党力量的消长决定了
锡矿业的起落沉浮, 二者的历史荣衰与共。本文从十九世纪华人私会党对马来亚锡矿业发展的影响这
一角度出发, 分三个时期 (一、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 马来亚锡矿业的初步发展时期;
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 华人私会党垄断锡矿业时期; 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
纪十年代, 华人私会党对锡矿业的影响衰落时期) 阐述了华人私会党与马来亚锡矿业之间的关系, 探
讨了私会党对锡矿业发展带来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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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layan tin industry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19th centu-
ry,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determined the rise and fall of Malayan t inin-
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secret society upon Malayan tin industry
through three periods: ( 1) Malayan tin industry. s initial development ( the end of 1700s- 1840s;
(2) Chinese secret societ ies. monopoly of Malayan tin industry ( 1850s- 1880s) ; ( 3) 1890s-













迄今为止, 有关私会党问题的著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当时人写当时事, 多为当时海
峡殖民地的官员或对私会党有兴趣的人员所撰写, 概述私会党对华人社会经济、治安、风俗等各


















在 51824 ) 1867年的英属马来亚6 一书中写道: /中国苦力走到哪儿, 洪门天
地会就跟到哪儿0, [ 5]巴素博士也做出了相似的论断: / 华人无论到什么地方, 他们都把私会党带
去0, [ 6]华人私会党在海峡殖民地乃至马来半岛内地发展的历史的确印证了这种看法。
十八世纪末, 华人私会党首先出现在海峡殖民地中开埠最早的槟榔屿, 有关的最早记录见于
时任槟榔屿总督的莱特 ( Francis Light ) 于 1794 年 1 月 25日致孟加拉总督肖尔爵士 ( Sir John
Shore) 的信中。其中, 莱特描述华人 / ,,善秘密结社, 以反抗政府法律之不称其意者,,0。[ 7]
在槟榔屿开埠后的 13年, 即 1799年, 就有私会党在槟城活动, 并且公开违抗当局的管理。
[ 8]
而
进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 槟榔屿私会党更加活跃, 并引起了殖民当局的重视。1825年, 时任













































1815年投入生产, 当时马来矿主就招募了一些华人矿工, 到 1824 年, 卢骨的华人矿工达 200
人。
[ 19]






引述 1826年的马六甲 5观察家报6 说: /马六甲三合会, 能从内地的不同
种植园及矿场召集四千人, 添入马六甲的三合会实力之内。, ,他们的大本营, 显然是设于马六
甲地区外的现代森美兰的鲁葛 (即卢骨) 矿场内0 (卢骨原属雪兰莪, 直到 1878年方划归森美兰
管辖) ;
[ 22]
而在双溪乌绒, 到 1828年时已有华工约 1000人, 他们分属于的 9个 /公司0, 主要是
天地会, 每个公司都由其头家或会头负责管理。
[ 23]
当时, 私会党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同时也是华人间互济互助的团体, 在华人利益受
到侵害时, 会予以保护和反击。1828年, 在双溪乌绒的矿区, 华人矿工与土邦酋长冬姑姆叔




1834年9月的一个雨夜, 在义兴会的组织下, 华人在卢骨矿区对马来人展开了复仇行动: 他们
烧掉了马来人的房子, 杀掉了落在他们手上的每个马来人, 甚至连雇佣他们的矿主冬姑姆叔 (乃




而有所恢复, 经过华人的辛勤劳作, 到 1840年, 间征已经由一个荒僻的山村变成了热闹的集镇,




总的来说, 在第一阶段, 私会党和锡矿业都只有初步的发展。这时候, 马来亚大部分的锡矿
主要集中在海峡殖民地附近, 仍属土邦苏丹所有, 多由马来人经营, 矿工大部分也是马来人, 华
人自己的锡矿企业数量不多, 规模也不大, 华人在锡矿业中还不具备主导地位。十九世纪二十年
代起, 私会党随涌入半岛内地的华工潮进入矿区, 即成为控制矿区华人社会的组织机构, 华人矿
工均隶属于私会党, 受私会党管理和控制。虽然由于积怨或利益冲突, 不同帮派之间存在着矛盾
甚至互相敌对, 但由于此时马来半岛的华人私会党还处在发展初期, 工作重点仍在于扩充队伍和
积蓄力量, 所以虽然帮派林立, 却基本上能和平共处, 主要矛盾集中在华人和马来人之间。当华














也掀起了一个高潮, 锡矿业的重心由海峡殖民地附近地区转移到以霹雳的拿律 ( Larut) 和雪兰莪
的吉隆坡为主的半岛内地, 形成了大规模的华人锡矿中心区。巴素在谈到十九世纪马来土邦的华
人时说: /霹雳华侨的历史, 是不能和他们的私会党分开的。0 [ 27] 其实, 不仅是霹雳, 在马来其他
土邦和海峡殖民地, 要谈华人的历史, 同样也离不开华人私会党。到十九世纪中叶, 华人私会党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实力更强, 当时 /几乎华侨中每一成年男子都是洪门中人0,
[28]
以致巴





人劳动力甚至整个华人社会的控制权的争夺等, 自此, 华人私会党告别了和平发展的时期, 不同
帮派之间的和平共处被冲突取代, 出现了以 /海山0 和 /大伯公党0 为一方, 以 /义兴0 为另一
方的两大势均力敌的帮派相互对峙的局面, 由于经营锡矿业利润可观, 所以双方在这一领域中的
争夺尤其激烈。事实上,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在马来半岛内地的锡矿区, 华人锡
矿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以闽籍五邑人 (旧泉州府的晋江、南安、安溪、同安、惠安) 和客家人 (梅





利地引领华人锡矿业达到一个高峰, 成就了华人锡矿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 由利益冲突引发的不
断的械斗乃至混战则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使锡矿业一次又一次跌入低谷。
( 1) 1848 ) 1860年, 华人锡矿业的兴起时期: 四十年代以来欧洲市场上一路攀升的锡价为马
来亚锡矿业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商机, 在利益的驱动下, 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私会党带领大量成员
进入内地锡矿区, 开发出了霹雳的拿律矿区以及雪兰莪的吉隆坡、间征矿区, 掀起了锡矿开发的
高潮。在霹雳的拿律,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 整个地区还人烟稀少, 华人仅有 3名。1848





的隆查法也就积极鼓励华人矿工移入拿律, 利之所驱, 大批华人由槟城涌来, 并把他们所属的私
会党 ) ) ) 海山公司和大伯公会、义兴公司也带到了矿区, 拿律的全部锡矿就被这两大敌对的派别
包办, 前者垄断了吉利包矿场, 后者则垄断了新吉利矿场, 形成竞争之势, 到了 1862年, 海山



















了极大的破坏: 矿场被夷为平地, 矿工伤亡甚巨, 经过两次战争, 华工仅剩四千人。
[ 35]
同一时期
的雪兰莪也不得安宁, 1860年, 双溪乌绒的两位酋长为争夺矿区税利厮杀起来, 引发了战争。
矿区内属于义兴党的嘉应州 (梅县) 客家人和吉隆披矿区内属于海山党的惠州客家人平常就常因
小事冲突时起、互报积怨, 此际也卷入了马来人的内战, 各支持一方, 这场战争延续了十多年,
直到 1874年英国殖民当局亲自出兵干预方才平息, 然而盛极一时的锡矿区已变得破败不堪: 繁
荣的卢骨矿区受打击最大, 六十年代末期迅速没落; 间征矿区则在 1870年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中
全部遭到破坏; 吉隆坡同样未能幸免, 1872年, 矿区三次被攻陷, 1873年叶来亚率领会众夺回




( 3) 1874 ) 1889年, 华人锡矿业的繁荣时期。1874年以后, 霹雳和雪兰莪的战争相继平息,
英国殖民当局向马来半岛内地土邦派出驻扎官, 将各土邦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与此同时,
鉴于华人私会党对社会安全与稳定的负面影响, 殖民当局在 1869年颁布了 5限制危险社团法
令6, 开始对华人私会党实行限制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 从七十年代起, 内地锡矿区的华人甲必
丹, 通常亦即私会党的首领 (如雪兰莪吉隆坡海山会的叶亚来、霹雳拿律的海山会的郑景贵和义




间, 海山会成员就在矿区建起了至少二百五十间房屋, 义兴会也不甘落后, 马上建起两、三百间
房屋, 一个热闹的新市区重又出现了。在这种和平环境下, 更多的华人聚集来, 锡矿业迅速恢复
并进一步发展。据 1882年霹雳驻扎官休罗爵士的报告: /太平有华侨三万余人, 矿工尚没有包括
在内, 太平为矿区, 矿工比率增加更大。1877年太平矿工仅有九千余人, 1882年即增加至五万
余人。至 1897年霹雳总人口有 215000人, 其中马来人约占十万余人, 华侨约九万余人, 竟几和
马来人平分秋色了。0 [ 37] 在八十年代, 霹雳的锡矿中心区, 已从太平 [ 38] ( Taiping) 扩展到怡保
( Ipoh)、务边 ( Goping)、和丰 ( Sungei Siput)、金宝 ( Kampar) 等地, 形成了著名的近打产锡区。
近打锡矿区1879年居民仅 5600多人 (其中马来人 4622人、华人 982人、欧洲人 1人) , 1889年










其后不久任雪兰莪州参政司的瑞天咸 ( Frank Swettenham) 谈到叶亚来对吉隆坡的治理时就
说到: /警察总监告诉我, 他 (叶亚来) 致力维持和平, 没有发生过一宗严重的案件。0 [ 41] 在这种
有效的治理之下, 吉隆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口 (主要是矿工) 迅速增加: 1873年华人人口
58





1873年还只有 12间茅屋, 1875年就建成了 200多间以板做壁、以亚答做顶的楼房, 1879年叶亚
来组织人力烧制砖瓦, 建起 400 多间砖瓦楼房, 还修了宽敞的牛车路; 锡矿业也有了长足的进
步: 在吉隆坡及其附近地区, 叶亚来拥有的矿场超过 1100英亩, 雇佣华人矿工 12000名, 月产
锡3000担。1878至 1884年, 雪兰莪的锡矿年产量在 4 万余担至 76000担, 叶亚来的矿场就占
1P2 ) ) ) 5P6。到 1884年叶亚来去世时, 吉隆披已经成为雪兰莪最大的锡矿产区, 全雪兰莪的锡矿





制, 锡矿业的各个方面, 包括资金的来源、锡矿场的经营与管理、劳动力的获得与支配, 均掌握
在私会党手中。具体来说, 华人私会党对锡矿业的垄断, 是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实现的。
(一) 从锡矿开发的资金来源来看, 几乎都是由海峡殖民地的华商提供, 而这些富裕华商,








民地 (拿律的苏丹从槟榔屿、吉隆坡的苏丹从马六甲) 的富裕华商那里得到贷款, 用这些贷款购






























如: 霹雳拿律的华人甲必丹郑景贵, 是拿律和槟城海山会的领袖; 拿律的另一位甲必丹陈亚炎,
是槟城义兴会的领袖; 雪兰莪吉隆坡最著名的华人甲必丹叶亚来是当地海山会的领袖; 南吉打居





不承认任何政府, 只承认自己的首领, 这些首领同时也是他们的秘密会社的头目0。[50] 十九世纪
中叶以后, 在锡矿业中, 私会党各帮派的争夺异常激烈, 这时成员对首领绝对服显然有助于动员
所有成员的力量以实现团体的经济目标。其次, 私会党首领所特有的个人魅力和个人能力, 对于
团结华工力量投入锡矿业的开发中, 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对劳动力的控制: 一方面,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起, 契约华工制流行, 私会党逐渐参
与其中并形成垄断之势, 对契约华工的控制保障了私会党经营的锡矿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马
来亚华人锡矿开发早期, 劳力多来自海峡殖民地下层社会, 而这些人在踏上海峡殖民地土地的时
候, 就被迫或自愿加入了私会党, 正如巴素所言: /从唐山 (中国) 南来的移民, 叫做 -新客. ,
他们来到任何一个地方时, 这些会便派人邀请他们入会。假如他们拒绝的话, 便会受迫害了
,,。0 [ 51]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后, 猪仔贸易大行其道, 此行业也多为私会党首领把持, 当时从事
猪仔贩运的在槟城以陈德 (即邱天德, 乃槟城大伯公会的领袖、黑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位人物)




织, 然后又通过自己的组织渠道, 把他们输送到半岛内地自己提供贷款的矿场, 其输送途径与上
述向内地华人锡矿企业提供贷款的途径是一样的: 从位于海峡殖民地的私会党总部 (其首领是贷
款头家) 到位于马来亚锡矿中心区的该会社支部 (其首领是贷款头家的合伙人 ) ) ) 华人甲必丹
等) 再到该会社系统的矿场 (参见附图)。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 由于锡矿业的发展需要大








套组织系统来实现的, 纽波尔德就曾提到: /海山与义兴, 散布于殖民地各处, 会员均服从他们
会中领袖的命令及拘束, 他们称其首领为 -大哥. 。这些私会党分作四个、八个或十二个主要干
部, 然后分出许多支派, 每一个干部及每一个支派都有一名头目管理。0[ 54]对其属下的锡矿企业
的管理也大致如此, /在锡矿中心区, 建起了大型的中国村落, 华人头领有自己单独的房子, 和
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矿工则五十到一百人不等地聚居在棚屋里。,,在没有其他政府机构存在
的地方, 华人矿主通过私会党来进行管理, 在很大程度上, 即通过义兴、海山、大伯公会等设在
海峡殖民地的分支机构来进行管理。总部会不时地派人前往矿区召开会议传达精神, 主持新会员





二十世纪后, 华人在锡矿业方面的优势逐渐被欧洲人取代; 与此同时, 华人私会党对锡矿业发展








益, 在这种情况下, 当局颁布了 5限制危险社团法令6, 希望籍此实现对私会党的管理和控制,
但这个法令的颁布并未实现它的初衷, 许多华人私会党趁机合法化, 因而一时间华人秘密会社非
但没有销声匿迹, 反而因合法化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成员增加很多。私会党不断的械斗、
暴乱终于促使殖民当局下决心于 1889年颁布了取缔私会党的法令。1890年, 法令正式生效, 海
峡殖民地的华人私会党全部被解散。此后十年间, 法令扩展至马来各邦, 私会党势力受到沉重打
击, 逐步让位于合法的社团, 其对华人社会的控制力日益衰弱。在马来半岛内地的锡矿区, 从七
十年代起, 私会党的首领选择了与殖民当局合作的道路。在霹雳, 郑景贵和陈亚炎既是私会党的
首领, 又是当地市政的议会议员, 他们与殖民当局合作, 为发展当地经济出谋划策; 加之殖民政
府设立了华民护卫司, 能对华人提供一定的保护; 同时, 随着越来越多合法社团的组建, 华人的
/互济互助0 等需求在合法的社团中也能得到满足, 而不必非要加入私会党才能得到帮助和保护,
私会党因此也就逐渐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群众基础。由于私会党力量减弱, 它无法再维持自己在锡




世纪初, 殖民政府为增加税收, 废除了税收承包制, 改由政府直接征税, 私会党因而失去了一项
重要的经济来源, 实力骤降, 而此时, 马来亚锡矿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开发, 地表浅层的矿藏己
基本被采光, 华人仍然以手锄肩挑、手工淘洗的原始方法采矿, 收效甚微, 而欧洲资本家纷纷斥
巨资采用新型设备进军马来亚锡矿业, 华人私会党的首领根本无力与之竞争, 华人锡矿业也就无
法逃脱走下坡路的命运。( 3)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 殖民政府对契约华工问题重视起来, 对私会
党操纵 /猪仔贸易0 的行为有所限制, /猪仔贸易0 逐渐衰落, 私会党失去了借以积累财富和扩







各种功能: 有积极的, 如在团体内部 /互济互助0、通过自身的组织体系实现内部管理和展开经








海山会总部 拿律海山会支部 郑景贵 吉利包矿场
义兴会总部 拿律义兴会支部 苏亚昌 新吉利矿场
马六甲 雪兰莪州的锡矿中心区
海山会总部 吉隆坡海山会支部 叶亚来 吉隆坡矿场
义兴会总部 间征义兴会支部 张  昌 间征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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